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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磨盘之上

，

还是磨盘
。

她那斑驳的皱纹
，

似乎还在回溯往日碾过苦
涩
，

碾过霜寒
，

也碾过生活中悲喜交加的情节
。

此刻
，

她静静地蹲守在老家低矮古旧的
屋檐下

，

缄默不语
。

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
，

在角落里宠辱不惊地晒着太阳
。

站在她敦厚的身旁
，

我似乎还能听到她粗
重的喘息

。

那一度被她咀嚼过的岁月
，

还依稀
冒着白沫

，

恍如祖母与母亲一头斑白的头发
，

散漫在记忆深处
，

翻卷着
，

流淌着
……

而周边的树影摇曳
，

一如某些怀旧的眼
神或者流失的片断

。

二
岁月之上

，

还是岁月
。

石磨
。

这位敦厚而纯朴的祖辈
。

她那双瘦
骨嶙峋的大手

，

坚硬而有力
，

她用她特有的方
式在时空深处

，

不经意间
，

就抓住了流逝的一
片云彩或者一只喜鹊的喙

。

她虽然不能翻手为云
，

覆手为雨
。

却能神
奇地把人们磕磕碰碰的时光碾碎

，

把纷繁的
心事碾碎

，

把记忆的沉痛碾碎
，

甚至把雕刻自
己的匠人的花白胡子里的故事碾碎

。

她上碾为乾
，

下碾为坤
。

乾坤合成的天
地

，

在绵延不绝的炊烟里
，

她把一条曲折的路
途

，

走得荡气回肠
、

辽阔高远
。

风
，

是她的怒吼
；

雨
，

是她的热血
。

在风雨
交加的日子里

，

她的两扇手掌相互依偎着
，

像
是我厮守了一生的父母

，

始终在磨合着
，

撕咬
着

。

渐而在岁月的咀嚼中
，

由格格不入的恨
，

变成耳鬓厮磨
、

相濡以沫的爱
……

再艰难的日子
，

我始终相信
，

她会借助五

谷杂粮那饱含深情的民间语言
，

让一种叙述
变得有滋有味

。

三
五谷之外

，

还是五谷
。

落满尘埃的岁月
，

一天天
，

一层层
，

随着走
失的五谷慢慢沉淀

。

隔三差五
，

那用清水浆洗的
岁月

，

也将会随着一片欣喜
，

一丝劳累的疲乏
，

让老朽的石磨逐渐变得头秃齿豁
。

然后
，

再在花
白胡须的匠人手中返老还童

。

只是她那坚硬的
骨骼会日趋消瘦

，

步履也会变得蹒跚与趔趄
。

娘常说
，

蒙着眼拉磨的驴
，

常会误以为旋
转一天

，

便是走了一生的路
。

而睁着眼推磨的
人却最明了

：

绕着五谷旋转一生的
，

不仅仅只
有推磨的人

。

娘还说
，

这石磨
，

便是土地的乳房
，

五谷
与清水一起喂养的磨眼

，

养大了几千年的村
庄

，

是她与她使五谷从土地到脏腑相亲相爱
。

四
一圈之外

，

还是一圈
，

生活就像是拉磨或推磨
，

转了无数的圈
子

，

最终还是从起点又回到终点
，

从黑发走到
了白发

。

无论是酸甜苦辣
，

风霜雨雪
。

石磨都曾尝

过
，

可她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
。

她在用一种质
朴的方式

，

一辈辈传承衣钵
，

把那些深邃的日
子

，

磨得细腻和有滋有味
。

磨呀磨呀
，

转呀转呀
！

让白皙的谷浆从四
围的磨沟里

，

如细细的泉流汩汩而出
，

流入磨
槽

，

再从槽里流下来
，

像是一条绕着中华民族
流淌着的黄河

———

母亲河
！

她的上扇与下扇
，

多像母亲两瓣厚唇
，

借
着微弱的星光

，

苦苦研读着血汗里的字眼
，

一
腔生命的激情

，

泉涌一般
，

或许也曾激动过历
史里昏暗的日子

，

但无不让未来的岁月变得
绵长而坚韧

。

陪伴她的
，

或许只有一双三寸金
莲般的小脚

，

一双坚韧地攥着轮回的手
，

以及
那一双不断张望着麦田的青葱的慧眼

……

石磨绕着生命的年轮
，

转了一圈又一圈
。

如今
，

她老了
，

她的历史与光荣被撂搁在
孩子们听倦的故事里

，

缺棱少角
，

像被丢弃的
石头

，

蜷曲在村庄新修的路口
。

在以后所有平常的日子里
，

人们会习惯
不再围着石磨旋转

。

但她就像祖上遗留的品
格

，

决不能被遗忘
，

就像古老的村庄
，

烙在每
个子嗣的骨子里

。

留下的
，

不仅仅只有孤寂的回忆
，

那一段
没有尽头的路

，

还有那城墙般的寂寞与憨厚
、

朴实与堆积的沧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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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沈宏非的
《

思想工作
》

一书
，

常为作者
的奇思妙语所动

。

其
《

现代寻亲记
》

一文中
，

说
到现在的电视煽情节目认亲寻情之类的故
事

，

沈氏发议论
：“

谁都会说
，

孩子是父母身上
掉下来的肉

，

是啊
，

盲肠也是从身上掉下来的
肉

，

为什么从来没听说有失主哭着喊着想见
上一面呢

？ ”

沈氏的这一段言论
，

让我想起联
合国各成员国签署声明反对克隆人的行为

。

反对克隆人
，

其主要的理由是要维护人类基
本的伦理基石

。

这基石通俗点讲
，

说是人必须
活得有尊严

，

人是
“

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
”

而
不是一根

“

盲肠
”！

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
！

这一基本定义
，

奠
定了现代社会文明的主要基石

：

家庭与亲情
。

如果认真地强化这种伦理因素
，

就是我们常
听古人讲的

，

哪怕是一块皮肤一根头发都是
受之父母

，

必须爱惜
。

这种观念太犟
，

分寸感
不够

，

所以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
。

从民国剪长
辫开始

，

到今天对人体各种部件的改革
———

科学的
、

时尚的还有实用的
，

都大大加强了身
体的

“

盲肠
”

意味
。

医院的外科
，

大概基本性质
与汽车修理厂相仿

，

手术刀一动
，

心肝肺肾
，

卸一个还是换一个
，

就是医生的事情了
。

这些
部件长在身上时娇贵万分

，

一刀子摘下来
，

也
就是多余的东西

。

想也不想了
，

尽管是身上掉
下来的肉

。

还是要有伦理观
，

做儿女
，

当父母
，

都要
讲

“

儿女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
”。

讲了有情
感

，

讲了有责任
，

讲了才知道自己是谁家的
人

，

是某个民族的后代
，

是某个国家的公
民

———

这叫知道来处
，

才有社会定位
。

否则
，

难以为这个虽然很小然而又有很多规矩的地
球接受

。

会认为
“

自己是一根没有人要的盲
肠

？ ”

产生无所皈依的空虚
！

当然
,

涉及伦理
，

麻烦也多
。

比方说
，

有的国家堕胎是违反伦理
的

，

甚至在法律上也有相应的规定
，

不许堕
胎

。

然而
，

对于中国这样人口太多已成为问题

的发展中国家
，

实行计划生育保障着整个民
族的生存基石

。

为生存求发展
，

在伦理上就对
堕胎取宽容的态度

。

无论什么样的国家
，

对于已经出生的婴
儿

，

已经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
，

都不允许父母
的遗弃行为

，

因为他们不是
“

盲肠
”。

婴儿对这
个世界有感知

，

她或者他既然降生也就成为
这个世界的一部分

。

在中国巨大的转变时期
，

从农村到城市大量的流动人口
，

也就出现了
令人心痛的

“

弃婴
”

现象
。

虽只是少数人所为
，

但每一个弃婴都有一个让人落泪的故事
，

而
每一个弃婴都是各种因素冲突后的

“

盲肠
”

———

情与性
、

爱与恨
、

信任与背叛
、

亲情与利
益

、

无知与欺骗
……

所有的故事都可以换取
眼泪

，

但事情绝对是这样
：

没有一座相信眼泪
的城市

。

不相信眼泪的城市也有另一类故事在发
生

。

我最近在几个城市
，

都在宾馆遇到收养中
国弃婴的外国人

，

金发碧眼的夫妇推着他们
刚收养的黑头发的宝宝

，

满脸都是慈爱的笑
。

也许这是悲剧变成喜剧的开始
，

我望着推车
里那个还不会说话的小丫头

，

心想
，

好了
，

不
用考托福了

，

也不用等绿卡了
！

下面的亲情故
事就是

：

一个说着一口英语的成功人士到中
国来找

“

亲生父母
”，

或者是一个平静的美国
中产阶级主妇

，

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大洋彼
岸的电话

：“

我是您的亲爸爸
……”

这样的肥
皂剧里

，

突然冒出来的亲爸亲妈
，

倒有点像多
余的

“

盲肠
”

了
。

因为在十分经济化和讲成本
的现代社会里

，

这样的父母就像股市上的投
机商

。

很难赚到眼泪
。

他们由前父母变成了盲肠
，

只是因为多
余的不再是亲生骨肉而是自己了

。

盲肠换句
话也叫多余

。

比方说
，

有人称我是
“

原文艺系主
任

”、“

前主编
”，

我就想起了那些
“

原配老婆
”、

“

原副市长
”、“

原任教练
”

这类称谓
。

已经从原
先的那个组织肌体上离开了

，

却总忘不了曾
在某一部位上占有一个位置

。

别人听到的感
受怎么样

，

我不知道
。

我自己听了
，

知道我在那
个曾经有我的团体现在是一根盲肠了

。

生存还是死亡
，

这真是一个难题
。

对生命
我永远敬畏

。

我明白
“

过去时
”

与
“

现在时
”

有
本质意义上的区别

。

我们也许都可能曾是或
将是一根盲肠

，

但在今天的位置上好好生活
，

就永远不是多余的角色
……

前些日子出差到成都
，

见到离别近十年
的姐姐

，

心里五味杂陈
，

感慨万端
！

姐姐
、

姐夫一起在成都打工
。

姐夫在一建
筑工地做水电安装

，

姐姐在一家餐馆帮老板
洗碗

、

做卫生
，

每晚十点才能下班
，

工作非常
辛苦

，

收入却很微薄
。

他们俩不辞辛劳地劳
作

，

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
，

儿子不菲的费
用

，

常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
。

只大我两岁的

姐姐
，

明显比我苍老许多
。

我一下车就见到了姐夫
，

在他们租住
屋旁边

，

见到了姐姐
。

姐姐见到我和姐夫
，

不停地埋怨姐夫跑得太快而没等她
，

一阵
风似的转眼就没了人影

。

姐夫憨憨地笑道
：

“

二妹已经到了
，

我得跑快点
，

免得她久等
啊

！ ”

来到他们的租住屋
，

只见桌上摆满了花

生
、

瓜子
、

核桃和洗好的水果
，

还有一杯热气
腾腾的茶

。

我赶紧捧起那杯香气扑鼻的茉莉
花茶

，

情不自禁地喝了一大口
，

就像饥饿的婴
儿看见母亲的乳汁般欣喜而贪婪

。

我是喝着
四川茉莉花茶长大的

，

因此对这茶有一种特
殊的情

。

随着一口热茶下肚
，

我心里顿时暖暖
的

，

有了回家的感觉
。

姐姐张罗着
，

让我吃这吃那
，

还说核桃

和花生是她回老家时爸妈给的
。

我一看就明
白

，

因为今年春节爸妈到武汉过年时
，

也给
我带去了

。

父母年纪大了
，

家里没什么带给
我们的

，

只有他们自己种的花生
、

在房前屋
后种的核桃

，

成为他们传递情感的信物
。

因
此

，

我珍惜着每一颗花生
、

每一个核桃
，

不忍
咽下

。

每当我捧起它们
，

就如握住了父母的
双手

，

他们为我拂去满心的疲惫和忧伤
，

并
分享着我的快乐

。

常言道
：

父母健在
，

是儿女
的福分

。

因此
，

我和姐姐都觉得
，

自己是有福
之人

。

我们拉着家常
，

不知不觉中
，

时针就指
向了深夜

11

点
，

尽管我不想走
，

可我不得不
走

，

因为我担心影响他们休息
，

他们则担心
着我回去路上的安危

。

姐姐很想我留下来
，

陪她住上一夜
，

可很快又说我可能住不惯他
们住的地方

。

我何尝不想留下来陪陪姐姐
。

记得小时候
，

我们姐妹仨总睡在一张床上
，

我们一起嬉戏
、

一起唱歌
、

一起讲故事猜谜
语

，

那种虽然艰辛贫困却单纯
、

快乐的日子
，

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
、

欣慰不已
。

可我深知
，

姐姐姐夫在外打工已属不易
，

如果再添上我
这一

“

贵客
”，

岂不更加
“

麻烦
”，

我不能因为
自己的到来而让他们吃不好睡不着

，

否则我
会心里不安

。

姐姐说我可能住不惯他们那里
，

这话深
深地刺痛了我的心

。

其实姐姐也可以成为跟
我一样的城里人的

。

她学习成绩一向不错
，

可
因为我们生在穷乡僻壤

，

加之姊妹又多
，

因
此

，

无论父母怎么辛勤劳作
，

家里仍捉襟见
肘

，

为了供我和弟妹上学
，

姐姐读完初二就回
家务农了

，

可以说没有姐姐就没有我的今天
。

因此
，

对姐姐我一直心存感激
，

也心生愧疚
，

姐姐曾经为我为我们这个家付出那么多
，

而
今我除了略表心意外

，

对她如今的境况竟无
能为力

。

我要走了
，

姐姐将瓜子
、

花生
、

核桃全部
装好给我

。

我们抓扯了半天
，

姐姐最终拗不过
我

，

为了安慰她
，

我主动带了两个苹果走
。

跟姐姐走在一起
，

我才发现她矮我许多
，

也憔悴许多
。

印象中
，

姐姐一直很漂亮很能干
的

。

记得我上高中时
，

姐姐给我送口粮到学
校

，

同学们都说她是妹妹
，

我是姐姐
。

无情的
岁月

、

沉重的生活
，

让姐姐过早地苍老了
。

顿
时

，

我心里酸酸的
，

赶紧塞给姐姐一点钱
，

并
将一套衣服给她

，

以便让自己的心得到些许
安慰

。

我乘出租车走好远了
，

还见姐姐在向我
招手

。

夜幕下
，

姐姐娇小的身影更加单薄
，

宛
如寒风中的一株芦苇

，

摇晃不定
！

望着越来越
遥远的姐姐

，

我泪眼朦胧
，

心里就像被打翻的
五味瓶

，

不知是什么滋味
。

我在心里祈求上
苍

，

愿它赐福给我心爱的姐姐
，

让她一生平
安

、

快乐
、

幸福
！

姐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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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渊洁在儿子郑亚旗
18

岁成人时
，

给了
他十条家训

，

郑渊洁称其为
“

郑十戒
”。

其中第
一戒是关于交友的

：“

４０

岁之前尽量不和收
入低于你的人交朋友

。 ”

郑渊洁的这条
“

友戒
”

很符合国人的思维
方式

，

朋友是要拿来用的
，

所谓
“

朋友多了路好
走

”，

就充分表达了国人对于朋友功能的认识
。

对于这条被不少网民称为很
“

雷人
”

的家
训

，

老郑的解释是
：

在获取方式合法的前提
下

，

收入代表能力
。

就像与高手下棋容易得到
提高

，

和能力强的朋友交往
，

当然自身能力也
会得到提高

。

其实无须说明
，

这样一条家训早就以不
成文的形式

，

被无数家长运用着
，

郑渊洁对此
绝对没有

“

知识产权
”。

倒是定语
“

４０

岁之前
”

让老郑摆脱了几分俗气
，

说明他赞成儿子在
功成名就之后回报社会

，

去提携一下不如他
的人

。

“

欲取之
，

必先予之
”，

很久很久以前
，

老
子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

，

充分体现出人际交
往中的能量守恒

。

可惜现代人越来越追求效
率

，

于是常常一厢情愿地假定收入高的人都
是傻子

，

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不如自己的人
当朋友

，

然后让这些很功利的朋友用
“

吸星大
法

”

吸取自己的能量
……

事实上
，

这个年代傻子真的越来越少了
。

尤其那些能赚钱的主儿
，

个个比狐狸还精
。

于
是我们的社会经常上演一幕幕滑稽戏

，

比如
文友小马平日言必称某某名家

，

他的博客上
将这些名家放在了

“

好友
”

链接的醒目位置
，

博文中不时有与某名家进餐
、

唱和的内容
，

着
实羡煞一干未名文友

。

然而点开链接上那些
名家的博客

，“

好友
”

里用最大号放大镜也找
不到小马的名字

，

更找不到任何名家与小马
交往的只言片语

。

可见不对称地攀友往往是
一厢情愿

，

而当整个社会都眼睛向上交友
，

那
么大家能看到的都只是别人的屁股

。

“

你不讨厌
，

可是全无用处
。 ”

小说
《

围城
》

中
，

赵辛楣这样评价方鸿渐
，

不过他依然把方
鸿渐当朋友

。

唯其如此
，

在乌烟瘴气的三闾大
学

，

他俩才可以相依为朋
，

度过了一段还算有
趣的日子

。

而我们这些可怜的现代人
，

如果我
们处在三闾大学会怎样

？

按实用原则
，

只有高
松年

、

李梅亭之辈可以作为备选朋友
，

而这些
有用之人即便可以攀得上

，

这样的朋友肯定让
人晚上睡不好觉

，

得时时刻刻提防遭其暗算
。

“

很有用处
，

可是很讨厌
”，

这样的朋友
，

现代生活中其实不少
，

所以我们不得不活得
很累

。

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开始
，

重要的是开始之后不要轻易停止
；

无论你
在什么时候结束

，

重要的是结束之后就不要悔恨
。

【

漫画
】

赵春青

那天晨起时
，

温度很低
。

窗外山坡
，

杂草
上

，

赫然一层白霜
。

父亲却从皖北老家千里迢
迢地赶来了

。

我本盼着父亲和母亲一起来
，

毕
竟过年时

，

我和妻女因百年不遇的雪灾未能
回去

。

但母亲因为要带小孙子
（

我的侄子
），

又
实在担心小家伙过于调皮

，

难看难管
，

会将我
家的新房给弄污了

，

所以
，

最后只有父亲一个
人上了路

。

父亲永远是那种马大哈的性格
，

说
得好听些

，

是粗犷
，

是豪放
，

以至来之前
，

竟未
说一声

。

父亲乐呵呵地出发后
，

母亲抓起了电
话

，

我们这才得知
。

我以为
，

父亲会坐汽车
。

老家县城
，

就有
直达本城的长途客车

。

但
，

父亲却选择了火
车

———

先从家坐三轮车至县城
，

再从县城乘
车至蚌埠火车站

，

然后
，

经整整一天的颠簸后
终至本市

。

可是
，

我的小家
，

却在百里外的市
属县城

。

于是
，

第三次转乘
。

如果
，

父亲是身无

外负
，

两手空空
，

那还好说
，

关键是
，

父亲当然
不会空着手

———

四五十斤粳米
，

十多斤糯米
，

两条咸鱼
，

腌萝卜
，

干豆角
……

全都放在一个
蛇皮袋里

，

物沉沉
，

爱也沉沉
。

父亲选择坐火
车的理由很简单

，

主要是为了省点钱
。

翌日
，

竟刮起了七八级的大风
。

屋外
，

街
上

，

尘沙漫天
，

真是瘦人不敢出门
，

行者难睁
其眼

。

父亲本起了个大早
，

说要回老家去
。

父

亲说
，

我来看看
，

如今你们有房住
，

不再受风
吹日晒之苦

，

我也就放心了
，

回去告诉你妈
，

她也就放心了
！

我们好说歹说
，

他才愿留下再
过一晚

。

早饭后
，

我陪着父亲到小城里转了一
圈

，

给他买了两套内衣
，

一双皮鞋
。

他却死活
不同意要

，

脸红脖儿粗的
，

差点和人家商场营
业员吵起来

……

父亲是个地道的淮北农民
，

吃饭时
，

却一准儿狼吞虎咽
，

嘴巴咂咂有声
，

风卷残云似的
。

饭后
，

父亲往床上一倒
，

便呼
呼睡去

，

很香
，

仿佛了了一桩心事
。

父亲的呼
噜声挺大

，

我们兄妹几个
，

打小儿都
“

深受其
害

”，

如今
，

想听却都难了啊
。

第三日晨
，

窗外的天空阴冷异常
。

父亲却
执意要走了

。

我们都劝他坐汽车
，

因为离小区
不远即是客运中心

，

早上
7

点即有一班车发
往老家县城

。

但父亲却说
，

那天来时
，

他已特
意将价格问清楚了

，

要一二百元呢
！

而乘车到
市内

，

再坐火车回家要便宜百多元呢
！

父亲出
门后

，

我便打电话跟母亲说了
。

白天
，

又打了
几次电话

，

但
，

父亲却并没有到家
。

我和妻子
都有些惴惴不安

。

当晚
10

点
40

分
，

终于接到
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

———

父亲说
，

虽然风
大

，

雪也大
，

但总算到家了
，

不用担心
！

原来
，

那班列车竟晚了近
8

个小时才进站
……

一瞬
间

，

我泪落如倾
。

友戒

记忆中的小河是我故乡的一条小河
，

叫
横沟河

，

位于长江以北
，

扬州市南郊
，

因其
横亘在古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之间

，

并与之
相连故得此名

。

而乡亲们习惯称其为小运
河

。

究竟为何这样称呼
，

不得而知
，

我想是
因为人工开凿的缘故吧

。

说是小运河
，

却不
曾见过运输的船舶

，

大概根本不是用来航
运的

。

小运河从诞生那天起
，

就与家乡人民
生生相惜相依

。

她用纯美的清流
,

肥沃了土
地

，

灌溉了庄稼
，

梳妆了田园
，

滋养了代代
父老乡亲

。

小运河是美丽的
。

春夏时节
，

驻足河边
，

放眼望去
，

云雾
、

古桥
、

流水
、

田园
、

民居
、

炊
烟

……

浑然一幅亦梦亦幻的
“

烟花三月图
”。

两岸绿色尽染
，

满坡的青草
，

似一张大毛毯
，

毛茸茸
，

软绵绵
，

各色小花点缀其上
，

株株争
奇

，

朵朵斗艳
，

煞是惹眼
。

还有簇簇野果
，

相伴
其中

，

争彩添色
。

许多不知名的植物
，

结着许
多不知名的果实

，

缠绕在荆棘和树丛中
，

成为
许多小动物们绝好的栖息之所

。

运河北岸
，

是
大片田园

，

我的家便在那里
。

低矮的瓦房镶嵌
其上

，

袅袅的炊烟
，

人们劳作的身影
，

田野上
四季不断的溪流

，

还有偶尔的鸡鸣狗叫
，

组合
成孩提时的梦境

。

北岸的对面
，

是开凿小运河
砌成的长长堤坝

，

既用来防洪
,

又用来交通
,

不
算伟岸

，

却也俊秀
。

爬上坝顶
，

向两头望去
，

水

杨柳掩映着不算太宽的道路
。

细长的柳枝
，

似
少女的青丝

，

随风摆舞
。

穿行其间
，

是何等的
惬意

、

舒坦
。

运河人家
，

生活离不开运河
。

小运河的
水清纯而甜美

，

生喝也不会不适
，“

小时候
的味道

”

至今难以忘怀
。

乡亲们常年用小运
河的水淘米

、

洗菜
、

做饭
，

小运河的水依然
清澈见底

。

家乡人民体格强健
，

少有疾患
，

我
想与小运河的水不无关系吧

？

小运河的水很
清

，

水中欢畅着无数的小生命
。

钓鱼抓鳝摸
虾也是那个年代乡亲们的乐事

。

一年四季
，

钓客乐此不疲
，

张竿垂钓
，

成为小运河边一
道亮丽的风景线

。

也有在近岸浅水处
，

洒些
鱼饵

,

用竹制的漏斗状的渔具
“

罩鱼
”。

也有
用长长的竹杆

，

绑上不大的鱼网趟底兜虾
的

。

也有性急的
，

直接潜进水里摸鱼
。

晚上
，

乡亲们也不闲着
。

有的打着电筒
，

在河边寻
找黄鳝

、

泥鳅
。

有的张开渔网
，

诱捕螃蟹
。

也
有不怕麻烦的

，

前日布钩
，

次日收获
。

总之
，

都颇有收获
。

然而
，

随着时间的流逝
，

城市化进程的
加快

，

小运河的面容却日渐憔悴
，

原本清晰
的影像却逐渐变得朦胧

。

星星已没有萤火
虫作伴

，

寂寞地眨巴着无神的眼睛
。

水不再
那么清

，

光秃秃的河面上已听不到虫子
“

咂
咂

”

声
……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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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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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
（

记者张宪
）

2

月
20

日
，

上海世
博会法国馆设计方案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
亮相

。

作为第一个确认参加上海世博会的国
家

，

法国为法国馆的设计征集了近
50

份方
案

，

最终确定了著名建筑师
Jacques Ferrier

设
计的

“

感性城市
”

方案
。

该方案以创新性为特
色

，

强调节能环保理念
，

通过作品本身传递出

人在城市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这一信息
。

在设
计风格上

,

法国方面与中国同济大学合作
，

将
中国水文化与法国园林文化融合在一起

，

形
成一种全新的建筑美学

。

据了解
，

法国希望该馆将不仅是一座临
时性展馆

，

而是以上海为
“

背景
”

设计的新型
永久建筑

。

上海世博会法国馆揭开
“

面纱
”

本报讯被誉为
“

中国画海第一人
”

的周
智慧

，

2

月
10

日至
28

日在京举办
“

观海听
涛
·

周智慧大海作品展
”。

中国民族画院院长周智慧
，

有着
25

年海
军军旅生涯

，

他对大海情有独钟
，

历时十年
，

走过了中国的
1.8

万公里海岸线
，

世界许多
海洋也留下他的足迹

。

他到过
2000

多个岛

屿
，

创作以大海为题材的画作
1800

余幅
。

从
艺

30

多年来
，

他探索
、

总结
、

融会传统绘画
和现代绘画的多种技法

，

中西结合
，

形成了
自己独特的海派风格

，

创立了大海画派
。

这
次展览中的作品

，

大海的气势
、

魅力令人震
撼

。

（

民文
）

周智慧大海作品展在京举办
本报讯

（

记者吴晓向
）

2

月
20

日
，

由人
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主办的

“

段革书金墨
书法人文始祖

—————《

黄帝四经
》

展览
”

活动
，

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展
，

展期三天
。

书法艺术家段革书本着
“

执道循理
，

必从
本始

”

的严谨治学和探究精神
，

学习
《

黄帝四
经

》，

传承中华人文始祖的优秀文化
。

2006

年

始
，

用两年的时间
，

终于以金墨兰宣书法为载
体

，

书就了万字皆别的百米长的
《

黄帝四经
》，

并撰书了
56

字的歌颂始祖思想的
《

黄帝颂
》。

与此同时
，

他先后完善了集中体现佛学思想
的

《

佛典精选
11

经
》，

以及
《

书法论
》，

不仅丰
富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帖学

，

同时也填补了佛
学史上与书法史上的空白

。

段革书书法展览在京举行
资讯快递

燕子
衔来泥土的芳香
呢喃的鸣声
惊醒了心旌上偶然邂逅的故事
浅草
抬起嫩绿的头
抚摸
放纸鸢少女的脚丫
纸鸢
不顾乍暖还寒的风
在高空舞蹈


